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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略论泰（太）山与太行山、华山等之互称及

其对文学的影响

杜贵晨 *

［摘　要］  泰（太）山别称“太行山”得到进一步证明，因太行山又名五行山，《西游记》写压倒孙

悟空的“五行山”实根本于“泰山压顶”的比喻，而直接自《二郎宝卷》写孙悟空被压在“太山”之下脱

化而来。唐朝“华山”曾一度改称“太山”。“泰（太）山”与“太行山”、“华山”互称，加以泰山避讳的影

响，遂有小说描写无“恶”不归于太行，而无美不归于泰山之倾向和若干叙事中使用地名互换的现象。

［关键词］  泰（太）山；太行山；华山；五行山；互称

拙作《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揭

蔽唐宋以降泰山有别称“太行山”之俗，《水浒传》等古代小说戏曲中之“太行”或“太行山”，实指“泰

（太）山”。但由于当时个人的疏忽和认识所限，尚有三点不足：一是于唐代及其以前泰山别称“太行

山”的论证不够充分并有微误；二是于泰山别称“太行山”对太行山形象影响的一面未能兼顾；三是与

泰山别称“太行山”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也还有太行山又名“五行山”和“西岳华山”曾一度改称“太

山”等现象，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于文学描写的现象未曾提出讨论。这些，都应该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一、 “泰（太）山”别称“太行山”起于唐前

上述拙文于唐代泰山别称“太行山”仅举《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一篇为证，却又误引

“太山”作“太行”，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已在该刊有个人声明纠正）。但是，当初拙稿引证并不止此一例，

而还有如李白《白马篇》之“弓摧”一联，《李太白全集》卷五作“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而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卷第六十三《杂曲歌辞三》录李白此诗却作“弓摧宜山虎，手接太山猱”，清康熙间缪曰芑刊

本《李翰林集》（以下简称“缪本”）依之。对此，清乾隆间学者王琦《李太白全集》校注仅列异同，而未

作是非的认定，似有两存其可之意。这一现象与今本《乐府诗集》点校以《李太白集》本为是、缪本为非

相对照a，则知王琦两存其可的处理，既是慎重的态度，也还有异文形成的原因以至原本如何难以遽断的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50014。

a［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 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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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故。这在上句是“南山”与“宜山”之典均有出处，不可以理校，却又不排除“南”与“宜”形近而讹的

可能，兹不具论；在下句却可以看出王琦实以唐代有“太行（山）”与“太山”可以互称之俗。何以见得？

一是王琦校注以“太行猱”与“太山猱”两说并存，实以“太山”或“太行”均无不可，就包含了

“太山”与“太行（山）”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据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本“太行猱”出《尸子》载：

“中黄伯曰：‘予左执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 a由此似又可以反证李白原作必作“太行猱”。然王琦

注“南山虎”接下并注“宜山虎”，又显示其以“南山”作“宜山”亦不为无据的两可态度。

二是上引王琦注虽然未及缪本之“太山猱”，但是缪本作“太山猱”除有《乐府诗集》本的根据之

外，作为用典也有可靠的出处，即《史记·周本纪》司马贞《索隐》按引《越绝书》曰：“左手如附太山，

右手如抱婴儿。”（今本无）特别是句中“附”字正可以引申为“接”，而《越绝书》句中“左手如附”与

《尸子》“左执”意义相近，且《尸子》作“太行”处，在《越绝书》正是作“太山”。由此可见，在《尸子》

至《越绝书》成书的战国秦汉间，很可能就已经有了“太行”与“太山”互称之俗。从而训至唐代，李白

《白马篇》“弓摧”一联原作“太行猱”或“太山猱”均有可能，今存异文不排除是李白原作与改稿并行

结果。即使异文的发生是由后人改窜，但这一改窜必因于当时诗文中有“太行”与“太山”互称之俗。

乃至缪本的取舍和王琦校注的两存其可，都应该是出于对“太行”与“太山”互称之俗的了解与认可。

上述之外，拙文《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还曾举《太平御览》卷

三十九《地部四·泰山》引《上党记》曰：“太行坂东头，即泰山也。”认为“这一说法把太行山与泰山

联在了一起”，其“所指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沿太行山羊肠坂道向东可至于泰山。但就字面上看，这句话

不排除泰山是太行山之一部的意思，从而有导致泰山与太行山混淆的可能”。并举元念常集《佛祖历

代通载》卷第二十二载元世祖与相士问答，证明元人有以“泰（太）山”为“太行山”之俗。此去数年，

今又得泰山学者周郢先生惠寄他新发现的一则资料——清康熙刊本《南巡惠爱录》所载：

此山（周郢按：指泰山）即泰行山之南山也。三省管辖，周可八百里。《论语》云“登东

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正此山也。b

上引资料中的“泰行山”即“太行山”。其以泰山为“泰行山之南山”，与上引《上党记》曰“太行

坂东头，即泰山也”相合。而“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之俗，清人因之，其实际的源头则不止可

以上溯到唐代，更从上古秦汉就已经形成了。乃补证于此，并感谢周先生无私的贡献。

二、 “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的特点与意义

上论“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之俗，源自上古，与时流变，其特点与意义也在历史的发展

中不断丰富变化，约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民间说唱，凑字押韵。“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为民间说唱称呼“泰（太）山”提

供了选择用两个字或三个字以凑字押韵的方便。例如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

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以下或简称《二郎宝卷》）卷上《水火既济品第六》，写孙悟空把

二郎神的母亲“压在太山根”，但是到了《摇山晃海品第七》写“二郎……问着西王母，我娘那边行？”

得到的回答却是：“王母开言叫二郎，你娘压在太行山。” c又如明万历末年黄天教教徒悟空所编《灵应

泰山娘娘宝卷》有云：“泰山娘娘，道号天仙，镇守泰行山……娘娘神通大，奥妙广无边。眼观十万里，

a［唐］李白：《李太白集》（上册），［清］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 280页。
b杨勇军：《论记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惠爱录〉兼及〈红楼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
c［明］无名氏：《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张希舜、濮文起、高可、宋军：《宝卷》初集

（1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508—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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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镇泰行山。”a这些文例中“泰（太）山”作“太行山”或“泰行山”都明显出于凑字押韵等诗歌修辞

学上的裁量，于实际是叙泰山之事和所叙泰山事本身，并没有关系。

（二）  使“泰（太）山”无“恶”不归于“太行（山）”。中国自古就有避讳的传统，而避讳的对象往

往同时是被刻意美化的对象。泰山作为“五岳独尊”之山，是历代皇帝封禅和民众求子嗣、祈平安的

神山，很早就是避讳的对象。影响所及，大众传播中涉及“泰（太）山”有所谓“盗贼”的历史事实，往

往就不能直言。而自古泰山偏又多盗，如史载“（黄）巢挺身东走至泰山狼虎谷，为时溥追兵所杀”（《新

五代史·梁纪·太祖本纪》）；又如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宋史·徽宗本纪》），“京东盗宋江出青、

齐、单、濮间”（《泊宅编》），齐即齐郡即今济南市，南倚“泰（太）山”。但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水

浒传》及其所取材的《大宋宣和遗事》等书中，有关这些事实的“泰（太）山”都被置换成为了“太行

山” b。由于同样的原因，冯梦龙《古今小说》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甚至出现了“太行山梁

山泺”之类明显不合地理常识的表述。其效果就是把那些发生在“泰（太）山”的所谓“悖逆”之事，

硬是挪移按在了“太行山”上，而太行山就因此而被污名或进一步污名为盗贼之窟了。

（三）  使“太行山”无美不归于“泰（太）山”。“太行山”绵亘千里，自古与泰山同多盗或更甚，除

了上述小说戏曲涉盗描写泰山别称太行山的刻意抹黑外，又把“太行山”历史上有可尊崇的“忠义”人

物故事，挪移到了“泰（太）山”。集中而突出的例子是杨家将故事所根据的北宋初年太原名将杨业一

门忠良的事迹，本来发生于太行山一带，但是《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志传》等杨家将小

说，却写其能行“忠义”的事迹都不在太行山，而一旦为朝廷所不容或“反上太行山，称草头天子”的

情况下才上“太行山” c。从而“太行山”作为杨家将战死沙场的真实背景地，却被与叙杨家将“忠良”

一面的事迹彻底切割。而在民间，杨家将忠君爱国故事甚至完全抛弃了“太行山”，而被直接挪移至

“泰（太）山”的背景之上。对于因此而泰山周边多杨家将故事流传与印记的现象，周郢先生曾经考察

并提出以下问题：

在泰山周边，分布着为数众多的杨家将遗迹，诸如南天门（奉祀穆桂英像）、六郎坟、杨

六郎祠、孟良台、焦赞台、穆桂英沟、穆英台、穆柯寨、穆寨顶（以上泰山南麓）、杨家寨、杨家

井、穆家寨、降龙树、杨家台（以上泰山北麓）等等，多达20余处。与历史上杨业、杨延朗（杨

延昭）等人军事活动区域（今山西、陕西、河北境）相距甚遥的东岳泰山，为何会出现如此之

多的杨家将遗迹，无疑是一个颇具兴味的文化话题。

他的结论是：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有着诸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历史上杨延朗作为扈从武臣，参加了

宋真宗封禅大典，将杨家将的威名播于泰山，宋元之际泰山周边涌现的众多山寨及女杰，乃

是“山东穆柯寨”与“穆桂英”艺术形象的直接源头；而明人笔记中红裳女子在泰山与杨六

郎过招的情节，则是穆桂英故事进入杨家将传奇的一个关键链环。泰山周边众多杨家将遗

迹的出现，实基于上述这一复杂而有趣、离奇却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d

笔者所见这是杨家将故事与泰山之关系第一次被提出讨论，其结论也基本可信。但还可以补充

的是，“杨家将”作为本来发生于“太行山”的历史故事，能在除太行山之外的泰山，而不是其他山及其

周边持久传播，大量衍生，应当也由于“泰（太）山”别称“太行山”或曰“泰（太）山”与“太行山”互

称的理由与方便。换言之，民间造作与传播者无论为了对“杨家将”还是“泰（太）山”的褒美，都更

a［明］无名氏：《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张希舜、濮文起、高可、宋军：《宝卷》初集（1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21—22页。

b杜贵晨：《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文学遗产》2010年第 6期。
c［明］无名氏：《杨家府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 107页。
d 周郢：《杨家将故事与泰山》，《泰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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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这样做，一方面使“杨家将”故事脱离了被以“盗贼”污名的“太行山”背景，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泰（太）山”自古生成并被持续强化的神山形象。如果此想有合理之处，那么“泰

（太）山”别称“太行山”之影响，又有了古代通俗小说夺“太行山”之美以归于“泰（太）山”的一面。

但是，在今见“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的文例中，有一个似为例外的情况不可以忽略，即

《三国志平话》（丁锡根《宋元平话集》）中“太山”和“太行山”同时出现，日本汉学家大塚秀高先生曾

就相关文例作具体分析讨论。他认为：

《三国志平话》中把泰山都写作太山，而把太行山有写作太行山，也有写作太山的。大山

及与之同音的太山原意都是很大的山。因此，把秀峰独立的称为太山；把山峦连亘的称为太

行山，那也合乎道理。可是，对于认为没必要区别的，把两者都写作太山。当时，太山之称有

可能不仅指泰山，也指太行山吧。a

就这个“太山之称有可能不仅指泰山，也指太行山”的结论说，可说是对于泰山文化的一个独立重要

的发现。但是，认为《三国志平话》以“太山”称“太行山”或说把“太行山”称为“太山”是由于“认

为没有必要区别”则还缺乏证据，因为还有可能是作者书写或后世传抄刊刻的疏忽所致。因而《三国

志平话》中“太山”和“太行山”同时出现，确有作为“泰山别称‘太行山’”之辅证的可能，但也不能

认为是本文以“泰山”与“太行山”互称导致无恶不归“太行”，无美不归“泰（太）山”的反证。

三、 “五行山”之替代“泰山”：《西游记》对“泰山压顶”比喻的演义

与“泰（太）山”和“太行山”互称有关，而且关系密切的，还有《西游记》写孙悟空被压在“五行

山”的描写。《西游记》写孙悟空先后两次被大山压倒，第一次是第七回被佛祖易如翻掌压在了五行山

下；第二次是第三十三回写老魔接连遣三座大山压倒了孙悟空，最后一座是泰山。虽然写泰山压倒孙

悟空在后，写五行山压倒孙悟空在前，但以大山压倒孙悟空情节的构思，却是同一个修辞传统，即俗语

所说的“泰山压顶”。只是第二次的描写直接用了泰山，第一次的描写虽然用的是“五行山”，但“五行

山”其实是泰（太）山的替代，根本仍在“泰山压顶”的俗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笔者所做可能是不够详尽的检索，古代比喻压力巨大不可承受的“泰山压顶”之说的应用，至

晚出现于元人施惠《幽闺记》第九出《绿林寄迹》。这部剧中写丑扮金瓜武士试戴金盔：“戴在头上，渐

渐似泰山压顶一般，头疼眼胀，成不得，这寨主不愿做了。还是戴红帽儿罢。” b由此可以认为，上述

《西游记》写老魔最后用泰山压倒了孙悟空，除了前面增加了两座山为创造性因素之外，乃是沿袭了前

人“泰山压顶”之说的传统。而且以泰（太）山压倒孙悟空的情节，早在百回本《西游记》出现之前就

已经成书的《二郎宝卷》中就有了 c，百回本《西游记》的描写只是沿袭和略有变化而已。但是，一方

面这一沿袭的过程值得追溯，另一方面可以认为，《西游记》正是从这一沿袭的新变生出了写佛祖以

“五行山”压倒并制服孙悟空的情节。试分说如下。

先说《西游记》写老魔遣三座大山之最后压倒孙悟空的泰山，在第三十三回写孙悟空“担山”以

“赶师父”，与《二郎宝卷》写西王母命“二郎担山赶着太阳，要见亲娘” d极为相类；又其写孙悟空在老

魔所遣第三座大山——泰山“劈头压住”的情况下支持不住，与《二郎宝卷》写压他于“太山”之下虽

a［日］大塚秀高：《天书与泰山》，阎家仁，董皓译，《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 1期。
b［元］施惠：《幽闺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 22页。
c今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本。从其题为《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看，此前已

有刊本，成书时间当更早，但也不会早于《二郎宝卷》写成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
d［明］无名氏：《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张希舜、濮文起、高可、宋军：《宝卷》初集

（1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516页。



132

情节有异，而本质都为“泰山压顶”。这种高度的雷同，虽然有本于“泰山压顶”之俗说的必然性，但无

疑也是其同时对上述《二郎宝卷》情节模仿的结果。事实上在《西游记》写老魔赞叹“他会担山”的口

吻中，即已透露出此一描写有以“二郎担山”故事为模拟的背景，乃挪移后者的情节而来，包括了老魔

所遣之泰山直接自《二郎宝卷》之“太山”而来。

后说如来佛镇压孙悟空的“五行山”，在第七回，兹不赘引。如来佛镇压孙悟空的山不再是《二郎

宝卷》中的“太山”或“太行山”（实即“泰山”），而改写为“五行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淮南

子·汜论训》载：“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高诱注曰：“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内野王县北

上党关也。”a可知我国上古太行山本名或一名五行山，而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写如来镇压孙悟空的

“五行山”，其实也就是“太行山”。但已如上所述论，早在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即已有了《二郎

宝卷》写压住二郎母亲云花的“太山”即为“太行山”，并且后来二郎劈山救母后压住孙悟空的也正是

这座别称“太行山”的“太山”。所以《西游记》所写同是压住孙悟空的“五行山”即“太行山”，应非直

接自《淮南子》而来，而是与上论老魔压倒孙悟空三座大山之最后压顶的泰山同源，从宝卷的“太山”

即“泰行山”又称“太行山”来的。

这就是说，《西游记》作者写如来佛镇压孙悟空以“五行山”的创造，或有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但

直接是因《二郎宝卷》称“太山”即泰山为“太行山”，而想到如来佛以“泰山压顶”之术镇压孙悟空的

“太山”可以称“太行山”，进而回到了太行山的古称“五行山”。这也就是说，如来佛镇压孙悟空的“五

行山”即“太行山”，实际也是“太山”即“泰行山”，也就是泰山，归根结底是受有泰山文化影响的产

物，尽管这种影响的脉络曲折隐晦如此！

四、 “抑讹泰山作华山”：《水浒传》“宋江闹西岳华山”的背后

《水浒传》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有关西人物故事，除鲁智深为“关西和尚”和史进为华阴县人氏之

外，最受学者注目的是第五十九回《吴用赚金铃钓挂，宋江闹西岳华山》。《水浒传》写鲁智深故事可能

参考了宋人罗烨《醉翁谈录》提到的话本《花和尚》，“闹西岳华山”故事却来历不明，后人多有猜测。

明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论《水浒传》“多与正史不合”曾说：

愚意宋江自在山东，而宋史书淮南，已可笑。其金华将军事，又可笑……又金铃钓挂，系

之华山，益可笑。盖江未尝越开封而至陕西明矣，抑讹泰山作华山，蔡衙内作任原耶？ b

这里“抑讹泰山作华山……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问。但是许自昌却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当然

更没有说明“讹泰山作华山”的原因。以下试说之。

上古“泰”、“太”音同而通用，故“泰山”又作“太山”；又“大”、“太”通，“太山”的本义并读音若

“大山”或“大（dài 岱）山”，所指可以是任何在古人看来足够大的山。所以今存古籍文献中的“太山”

所指，有时就不一定是东岳泰山，甚至“泰山”所指偶尔也会是其他的山。前者如《史记·夏本纪》载：

“华阳黑水惟梁州。”汉孔安国曰：“东据华山之南，西距黑水。”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黑

水源出梁州城固县西北太山。”后者如上引《括地志》又云：“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

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括地志》成

书于唐初，出魏王李泰之手。由此可见，自虞夏以降至于唐代，东岳泰（太）山之外，尚有别个名为“太

山”或“泰山”的山。这标志了晚至唐代，“泰（太）山”指东岳的称名虽然已具无可动摇的地位与强势

a［汉］刘安等：《淮南子》，高诱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第 142页。
b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 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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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是还未至于完全固定为东岳的专名。乃至后来发生了唐肃宗上元间曾改“华山”名为“太山”

之事。

此事见诸史载，《旧唐书·地理志一·华州》：

隋京兆郡之郑县。义宁元年，割京兆之郑县、华阴二县置华山郡，因后魏郡名。武德元

年，改为华州……垂拱元年，割同州之下邽来属。二年，改为太州。神龙元年，复旧名。天宝

元年，改为华阴郡。乾元元年，复为华州。上元元年十二月，改为太州，华山为太山。宝应元

年，复为华州。

《新唐书·地理志一·华州华阴郡》：

……华阴、望。垂拱元年更名仙掌。天授二年析置潼津县，在关口，后隶虢州，圣历二年

来属，长安中省。神龙元年复曰华阴，上元二年曰太阴，华山曰太山，宝应元年复故名。

《唐会要》卷四十七《封建杂录·封诸岳渎》：

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神为齐天王，礼秩加三公一等。……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敕，吴

山宜改为吴岳，祠享官属，并准五岳故事。上元二年十月，改华山为太山，华阴县为太阴县。

综合以上记载，唐代华山曾改名“太山”是一个事实。这一改称发生在上元年间，一作“元

年”，一作“二年”。唐代年号有两上元，先为高宗上元（674—675），后为肃宗上元（760—761）。

上引诸史所载上元均在神龙、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之后，所以此上元为后之肃宗上元。而无论

《旧唐书》作“上元元年十二月”与《新唐书》作“上元二年”，还是《唐会要》作“上元二年十月”，

“改华山为太山”都在公元761年；宝应（762—763）是唐肃宗、代宗交代的年号，仅一年即宝应元

年当公元762年。这就是说，华山一度改称“太山”仅公元761—762一年的时间。虽从“改华山

为太山”并不涉及泰山和前朝有“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神为齐天王”之礼看，那时官方对“太山”与

“泰山”应是有明确的区分，但即使这短暂一年的“改华山为太山”，应该也会加强民间对东岳“泰

山”与“太山”进而“华山”的混淆，使“泰山”与“华山”因同为“太山”而在有意无意间有了互相

替代可能。

虽然如上推测中的混淆和替代只是一种大概率而不能确考，但是至少从古代小说写及泰山与华山

的情形看，这种类似于“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的混淆与替代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突出之例就

是《水浒传》第五十九回所写“宋江闹西岳华山”故事。

作为《水浒传》成书主要蓝本的《宣和遗事》写宋江故事的全部文字，以及宋人其他有关宋江史实

与传说的记载都没有涉及华山。《宣和遗事》写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部分所涉及之山，也只有泰山和

太行山。关于“太行山”，笔者在《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一文中，曾

论定实际所指都是“泰（太）山”。乃因写杨志等是“落草为寇”之故，避讳“泰（太）山”的正名而别

称“太行山”。而“泰山”，书中称“东岳”，一则曰：

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俺：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

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a

一则曰：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

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b

一则曰：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c

abc丁锡根：《宋元平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305、306、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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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写及“东岳”即“泰山”的三则例文所述实为一事，即与前引两称“太行山”之实为“泰（太）山”

相联系，晁盖、宋江及“三十六将”以先后得到了“东岳”的保护，从而晁盖临终遗嘱，宋江、吴加亮等

谨遵率众代晁盖还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后来《水浒传》写“宋江闹西岳

华山”的基础。只是比较《宣和遗事》，《水浒传》为避讳宋江尚且为“贼寇”之身与“泰（太）山”的联

系，而把他们的“往朝东岳”改写成了“闹西岳华山”。

虽然作为小说描写，《水浒传》对《宣和遗事》的这一改变并不待历史上确曾有过唐朝改“华山”

为“太山”的事实，然而既然历史上有过“华山”改称“太（泰）山”的事实，那么读者判断上也就不能

排除《水浒传》的这一改变有受此一事实影响的可能。若不然，《水浒传》为什么恰好就是把《宣和遗

事》中的“东岳”太（泰）山改为“华山”，而不是其他什么山呢？所以，在知悉唐代“华山”曾一度改称

“太山”的前提下，至少应该考虑到《水浒传》把《宣和遗事》“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的故事改写

为“闹西岳华山”，有受了历史上华山曾改称“太山”之影响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还另有迹象，就是华山与泰山有多个重要景观同名，虽不能断定其敦先孰后，

但是大体可信为一方移用自另一方的结果。据金代王处一编《西岳华山志》与明汪子卿《泰山志》、查

嗣隆《岱史》相对照，明朝以前两山同名之较有影响的景观就有莲花峰、水帘洞、黑龙潭、玉女洗头盆

等四处。前三种或在两山之外的其他山也有景观同名，可以不论。唯玉女洗头盆或称玉女洗头池乃两

山共有，他处无觅。其原因大概是中国万山之中，有玉女传说古迹并香火最盛的就是华山和泰山。王

处一《西岳华山志》云：

明星玉女、玉女石马、玉女洗头盆：明星玉女祠，在顶之中峰龟背上立。祠堂有玉女石

室，一玉女圣像一尊，并玉女石马一匹……祠前，有石臼五枚，臼中俱有水，号曰玉女洗头盆。

汪子卿《泰山志》云：

玉女池：在岳顶元君祠右，甘洌，四时不涸。详见《灵宇志·玉女考略》。一名圣母水池。

两《志》所分载泰山“玉女”实际也就是华山“玉女”，泰山的“玉女池”也就是华山的“玉女洗头盆”。

清乾隆中查嗣隆《岱史》第十八卷《登览志》录王世贞《游泰山记》即曰：

行可里许，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华山玉女也……其右为御史所栖。

后一石，三尺许，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纵广深俱二尺许，亦曰玉女洗头盆也。a

同卷又录明王士性《岱游记》也说：

（碧霞）元君，即天孙，或云华山玉女也。b

由此可见，至晚明朝就有学人认可泰山与华山共奉玉女之神的联系。这一联系的揭示在认识上加强了

因华山曾一度改称太山，而影响到《水浒传》把《宣和遗事》“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的故事，改写

为“闹西岳华山”的可能性。这固然未必就是最后的结论，但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肯定这种可能性

是一个合理的判断。至于这种可能性产生的深层原因，也还是由于泰山避讳，把《宣和遗事》说东岳

对宋江等“盗贼”的“保护之恩”，算在了在当时人看来政治地位远逊于泰山的“西岳华山”之上，乃上

论无“恶”不归于太行、无美不归于泰山之泰山避讳传统的一个变例而已。

五、 结语

以上讨论泰（太）山与太行山、五行山、华山互称所涉及“泰（太）山”与诸山的关系，由于“五行

山”本是“太行山”的本名或别名，从而这一关系实际只是“泰（太）山”分别与“太行山”和“华山”

ab［明］查嗣隆：《岱史（校注）》，马铭初、严澄非校注，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 365、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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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的互称而已。这两种互称的形成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渊源，似偶然而不无必然。但是一般说来，主

要是古代地理界划大“太行（山）”与大“太山”观念的影响。具体说因为大“太行（山）”观念之故，而

“泰（太）山”被视为“泰行山之南山”，所以从明代宝卷等到小说能以“太（泰）行山”代指“泰（太）

山”；又因为大“太山”观念之故，而唐人不妨一改“华山”之名而称“太山”，进而影响《水浒传》把

《宣和遗事》中本来写在“泰（太）山”的故事改写作“闹西岳华山”。

这是一幅自然与人文、历史与文学交互作用的生动画卷，而政治的因素——具体说是至晚由宋真

宗封禅泰山的推动而登峰造极的泰山避讳，是这一画面生成的关键。因为，虽然由语言学的规律产生

历史上山川称谓的变迁造成了如“泰（太）山”分别与“太行山”和“华山”的互称与一定程度上的混

淆甚至替代，但从中国历代有关社会生活的文献记载中看，这种互称与替代还是偶然个别的现象，而

且多系无意为之，没有也不大可能造成古今对相关文献有太多太大的误读。但在宋元以降以虚构寄意

的小说戏曲中情况就不同了，如本文论“太行山梁山泊”、“宋江闹西岳华山”之类的书写，如果不是对

上述互称之俗的历史有所了解，而又与彼时日益加强的泰山避讳联系起来考虑的话，那就只能如数百

年来多少硕学名家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强作奇特解会，而继续地留为后人的遗憾了。

现在看来，这个跨在史学与文学间的千古之疑，可以有差不多是最后的结论了。我因此而有两点感

慨：一是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之于现实与历史的重要，不然则一定贻误当世和后人，如本文所论者

即是。但从另一方面看，古代小说利用“泰（太）山”与“太行山”和“华山”的互称创作相关情节既是某

种社会政治情势影响下的无奈，又是反拨这种影响以坚持艺术创作的适当变通。后世读者只需要同情并

谅解古人写作有似于史家的“曲笔”和文人有时行文中打方框的苦衷就是了，不必苛责其称“名不正”了。

二是由本文跨在历史、地理与文学间可能仍不够彻底的探讨，想到自然与人文，历史与文学，虽然

各为统一世界之学问的一个方面，况且人生有涯，而学问无涯，所以不得不困于或大或小的所谓“专

业”的一隅，然而我辈当知学问之做大而深的途径与标志，一面固然在专业上的执着，另一面却不能不

是自觉和不断地打破各种壁垒的分割围困，而经常对自己的专业视阈有所开拓和调整，并尝试有所超

越。笔者于此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愿与读者共勉。

� （责任编辑：邓晓东）

Co-reference of Taishan，Taihangshan，Huashan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DU Gui-chen

Abstract：Additional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hat Mount Taishan was also named Mount Taihangshan 
in ancient literary works. Because Mount Taihangsan was also called Mount Wuxingshan，the story of Sun 
Wukong’s （i.e. the Monkey King）being captured under Mount Wuxingshan in Xiyouji 西游记 （i.e. Journey 
to the West），which was actually based on the metaphor of comparing the condition where one was under 
great pressure to that in which he was topped by Mount Taishan，derived from the scenario that Sun Wukong 
was topped by Mount Taishan in Erlang baojuan 二郎宝卷. In the Tang Dynasty，Mount Huashan was once 
re-named Taishan，hence the co-reference of the names of mountains Taishan，Taihangshan and Huashan. 
Another cause for such co-reference is that Mount Taishan became a taboo title in some dynasties. Therefore，

in the literary works the evil things tended to be imputed to Mount Taihangshan and good stories attributed to 
Mount Taishan.
Key words：Mount Taishan；Mount Taihangshan；Mount Huashan；Mount Wuxingshan；co-refence


